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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碳汇交易法律保障研究

陈宇洁，裴兆斌，孙岑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法律与人文学院 大连 116023）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背景下，海洋碳汇因其强大的固碳能力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路径。文章运用规范分析与比较研究等方法，研究了国内相关立法与政策实践，识别当前

我国法律体系在权属界定、核算标准与监管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缺失。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碳

汇交易存在法律地位不明、权属不清、核算方法不统一及治理结构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其

市场化发展与全国范围内整合。文章建议构建“央地协同”的立法体系，明确海洋碳汇的权属结

构，推动核算标准的统一与国际衔接，为我国海洋碳汇交易提供系统、有力的法律保障，助力我

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并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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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gal Safeguards for Marine Carbon Sink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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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global warming，marine carbon sinks have emerged as a crucial 

pathway to achieve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due to their exceptional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Through 

norma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this study examin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actices 

to identify gaps in the legal framework regarding ownership definition，accounting standards，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challenges including ambiguous legal status，unclear ownership rights，

inconsistent accounting methods，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at hinder market-driven development 

and nationwide integration. The study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central-local collaborative” legislative system 

to clarify ownership structures，promote unified accounting standards align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ovide systematic legal safeguards for China’s marine carbon trading. These measures will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while enhancing its influenc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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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逐渐认识并日益重

视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1992 年 5 月 9 日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设定了

减排义务框架，但《公约》并未具体设定义务，也

未规定实施机制，实践中缺乏约束力［1］。1997 年，

《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对

发达国家规定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发展

中国家承担一般性和非约束性义务，该议定书是第

一部具有真正法律效力的气候法案。

气候调节的迫切需要，使得海洋固碳能力较早

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UNEP）等组织联合发布了《蓝碳：健康海洋

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进一步围绕红树林、海草床和滨

海盐沼进行了碳汇能力评估，确定了海洋固碳能力

在减碳中的重要作用［2］。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

（ICAP）发布的《全球排放交易：2025 年 ICAP 现

状报告》，截至 2025 年，全球正在运行的碳交易市

场为 38 个，这些碳市场共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 23％，涉及全球约 1/3 的人口和约 58％的全

球 GDP［3］。

2020 年 9 月，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随

着减碳需求的日益增长，海洋强大的固碳能力得到

进一步重视，海洋碳汇交易逐步进入公众视野。海

洋碳汇指通过海水的溶解作用以及红树林、海草床

和滨海盐沼等海洋生态系统，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固定和储存的过程和机制，其范围涵盖河口、湿

地、海岸带、近海、浅海和深海等区域［4］。作为全

球少数几个同时拥有红树林、海草床和滨海盐沼三

大海岸生态系统的国家之一，我国海岸线绵长、海

洋生物资源丰富，蕴藏海量海洋碳汇储备，为我国

海洋碳汇交易市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海洋碳

汇是我国实现“减排”与“增汇”并重、达成减碳

目标的关键一环。因此，明确其法律属性，加快建

设与完善海洋碳汇交易平台，通过完善相关立法等

方式为海洋碳汇交易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是现阶段

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学界对海洋碳汇交易已展开初步探索。

董敬明等［5］系统梳理了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政策与

实践，指出当前存在交易流程不健全、审查报告不

规范和监督平台缺失等现实困境，并强调了将其纳

入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CCER）体系的必要性。石顺［6］从法

理学角度剖析了海洋碳汇法律性质含混、产权归

属不明和政策与法律失衡等问题，提出了构建基本

法、专项规范及地方细则三层立法体系的构想。上

述研究为理解海洋碳汇交易的现实条件与法治化路

径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既有成果或侧重于实践层面

的问题剖析，或停留于宏观层面的理论构想，在如

何构建一个系统、协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海洋碳汇

交易法律保障体系这一核心问题上，仍有待深化。

鉴于此，本文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

更具操作性的央地协同立法模式与权属界定方案，

并构建国家方法学清单，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体系

衔接互认等。

1 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实践与政策基础

1.1 政策演进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并于同年出台了《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要将增加海洋碳

汇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这也意味着“蓝碳”

正式纳入国家战略体系。此后，《“十三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2016 年）明确提出要“探

索开展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试点”；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

合作设想》（2017 年）提出将加强蓝碳国际合作作

为未来 “一带一路”合作重点之一；2019 年，《联

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方的立场和行动》进一步明确

开展蓝色碳汇研究与试点［2］。2022 年 9 月，自然资

源部批准发布 《海洋碳汇核算方法》（HY/T 0349—

2022），为海洋碳汇交易提供了统一的行业标准。

从总体上看，我国蓝碳政策发展呈现出从战略谋划

向具体落地实施演进的清晰特点，多部门协同推进

使得政策体系从宏观向行业标准层层深入，也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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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蓝碳交易和市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管理基础。

1.2 地方试点实践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各沿海地区积极开展海洋

碳汇交易试点。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设立了全国首个

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探索开发海洋碳汇方法学

体系。浙江舟山发布《舟山市海洋碳汇（蓝碳）开

发及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蓝碳项目从申

报、核查到交易的全流程管理，明确舟山市生态环

境局为监管主体，要求申报项目具备“真实性、唯

一性和额外性”，鼓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合

法自愿购买海洋碳汇开展替代性修复［5］。福建连

江县出台《福州市连江县海洋碳汇管理暂行办法》，

完善当地海洋碳汇交易机制，保障相关程序合法合

规，还推动成立全国首个县级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

台，规范了贝藻类养殖碳汇的核算与交易［6］。继

2023 年 2 月全国“首单”蓝碳拍卖在象山落槌后，

同年 3 月，浙江省象山县设立跨省共建的蓝碳生态

碳账户，并创新“蓝碳 + 产权 + 司法”交易模式，

体现了地方实践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2 海洋碳汇交易现存法律问题

海洋碳汇交易作为较新型的环境治理工具，其

制度运行过程中难免暴露出现行行政法律体系内部

的深层矛盾。特别是涉海法律框架形成于碳汇价值

认知相对空白的时期，导致法律监管体系存在明显

的滞后现象，与交易实践产生较为严重的脱节。

2.1 现有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

保护法》）为核心，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

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等基础性法律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共同

构成，形成了涵盖污染防治、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的多维规范体系。而 2026 年 3 月 12 日通过、将

于 2026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

法典，将成为海洋环境治理的核心法律依据之一。

在国际法层面，我国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协定》等多项涉海公约和协定，构建了国内法

与国际法相衔接的双重规制体系。然而，通过对现

有法律文本的系统梳理可知，当前法律体系仍侧重

于传统渔业资源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典型

污染行为规制，并未明确将“海洋碳汇”纳入法律

概念范畴，亦缺乏针对海洋碳汇保护与管理的专门 

规定。

海洋碳汇保护法律法规缺位，极易造成对破坏

海洋碳汇的责任方追责无法可依的困境，目前仅能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责令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补

救措施并处以罚款［7］，碳汇功能的折损则完全无

法纳入赔偿范围。此类处罚力度在实践中常与实际

生态经济损失严重不匹配，难以实现碳汇功能的实

质性恢复。尽管《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

方案》等政策性文件已经开始关注海洋碳汇生态系

统，但其法律位阶较低，缺乏强制力，且未设定具

体保护措施，难以作为裁判或执法的直接依据。在

此背景下，海洋碳汇交易争议就会面临“无法可

依”和“有法难依”的双重困境，导致交易合法性

基础薄弱，行政争议解决机制效能受限，进而妨碍

其纳入全国碳交易体系的进程。

此外，现行规范对海洋碳汇管理缺乏统一性也

导致了管理权责的分散化。蓝碳生态系统横跨海

洋、湿地和森林等多重法律范畴，如红树林保护同

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调整，海藻养殖纳入《渔业法》规

制范围，而对滨海盐沼的保护则主要适用《海域使

用管理法》。这种条块分割的治理格局在海洋碳汇

交易实践中易引发法律适用冲突，加剧监管重叠与

职责模糊，制约海洋碳汇资源的系统管理与市场化

发展。

2.2 海洋碳汇权属不明

要将海洋碳汇纳入碳汇交易市场，就要明确海

洋碳汇权属相关问题。海洋碳汇的产权界定面临双

重制度障碍。其一，法律客体地位的缺失导致海洋

碳汇处于权属真空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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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海域使用管理

法》等法律虽确立海域资源属国家所有，但均未将

“海洋碳汇”明确列为所有权客体［4］。海洋碳汇本

质上就是海洋生态系统通过生物或物理化学过程吸

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

性。海洋资源长期作为公法管制对象，由国家统一

支配。而海洋碳汇项目因海域的公共属性，其产生

的碳汇资源是否归国家所有、能否作为私权客体进

入市场交易，仍存在法律争议。例如，沿海渔民通

过贝类养殖形成的碳汇，其产权应归属养殖权人还

是国家，现行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其二，物权法定

原则进一步加剧了海洋碳汇的权属不确定性。根据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六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由法律规定。然而，“海洋碳汇权”尚未被确立为

独立的物权类型。尽管 2023 年《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将碳汇纳入交易范围，

但未明确其法律属性，导致实践中碳汇交易合同的

性质认定（物权转让或债权协议）存在争议，从而

影响交易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而更深层次的制度矛盾源于海洋资源公共性与

市场化的私有性。海洋作为公共物品，其治理强调

国家管控，而碳汇交易的有效运作则依赖于具有排

他性的产权。尽管地方层面已通过设立交易平台开

展创新实践，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

下简称《立法法》）第十一条关于民事基本制度法

律保留的限制，地方立法难以突破国家立法层面的

制度瓶颈。这种央地立法权配置失衡导致地方创新

与法律保留原则持续碰撞，从而制约海洋碳汇市场

的纵深发展。

2.3 海洋碳汇交易核算标准不统一

在核算标准层面，我国海洋碳汇计量体系仍面

临国内不统一与国际难互认的双重挑战。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海洋碳汇核算方法》（HY/T 0349—

2022）作为我国海洋碳汇核算主要依据的行业标准

正式实施，为我国海洋碳汇核算提供了基础框架。

然而，现行标准体系以行业标准与地方指南为主，

多属于框架性规定，尚未针对不同类型海洋生态系

统与碳汇形成统一的核算细则。此外，尽管各地已

开展海洋碳汇交易试点，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尚

未明确海洋碳汇项目的准入标准，导致其无法直接

参与全国碳市场的抵销机制。

在国际层面，我国海洋碳汇核算面临标准衔接

障碍。IPCC 仅认可红树林、海草床和滨海盐沼为

典型的海洋碳汇，而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海藻养殖

国家，所重视的大型藻类碳汇尚未被国际主流标准

接纳，因而难以在国际碳市场中实现价值转化。同

时，国内核算方法尚未与国际广泛认可的清洁发展

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和

核证碳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VCS）［8］

建立有效衔接，制约了我国海洋碳汇参与全球交易

的可行性。

在国内层面，无论是对海洋碳汇破坏进行损失

衡量，进而确定相应赔偿数额，还是出于碳汇交易

的实际需要，都有赖于完整核算机制的建立。然

而，我国当前的海洋碳汇交易试点地区，如海南

省、福建省厦门市、山东省威海市等地对于海洋碳

汇交易规则难以统一，在权属登记制度、交易平台

以及碳汇测算标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区域

市场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跨区域交易壁垒，

缺乏全国性统筹。这种核算方法的区域分立，不仅

阻碍碳汇量的跨区域互认，也可能导致重复计算或

计量遗漏，从而抬高跨区域交易成本，制约全国统

一海洋碳汇市场的形成。

3 对策建议

3.1 自上而下推动海洋碳汇交易相关立法

我国应构建中央统筹、地方试点与动态反馈相

结合的立法实施机制，系统推进海洋碳汇交易制度

设计。具体而言，应在保持法律体系统一性的前提

下，通过立法权的纵向优化配置，形成“基础性法

律 + 部门规章 + 地方条例”协同共治的规范体系。

首先，在中央立法层面，应加快构建海洋碳汇

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框架。我国已经着手为应对气候

变化立法做准备，因此，建议在总则部分增设海洋

生态系统专门章节，明确海洋碳汇的法律概念、权

属认定原则与交易基本规则。具体可参考《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蓝碳生态系统的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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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红树林、海草床和滨海盐沼等典型海洋碳汇类型

纳入法律界定，同时授权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根据实践发展需求动态调整认定范围。

其次，在部门规章层面，需着力完善配套制度

供给。生态环境部于 2020 年颁布的《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规

则及运行机制，为建立蓝碳交易规则提供了重要参

考［9］。其中，第二十九条虽提及 CCER 项目，但尚

未形成海洋碳汇项目的专门规范。建议由生态环境

部牵头制定“海洋碳汇项目审定与核证规则”，重

点围绕以下 3 个方面建立标准化流程：一是构建动

态监测的碳计量体系，明确项目业主需布设海洋环

境实时监测设备并定期提交合规数据；二是完善风

险评估机制，降低因制度不完善导致的交易风险，

避免因机制不完善打击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三是创

新交易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海洋碳汇债券，探

索“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工具。同时，可

修订《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增设海洋碳汇项目的优先审核通道。

最后，在地方立法层面，要建立差异化实施机

制，利用地方政策的灵活性填补法律调整的空白［10］。

根据《立法法》第八十条赋予的地方立法权，沿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可制定区域范围内的海

洋碳汇交易促进条例，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省域碳

汇资源普查汇总制度。例如，海南省可依托三沙市

特殊地理条件开展岛礁碳汇专项调查；参照福建海

峡股权交易中心等实践经验，设立区域性海洋碳汇

交易平台；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允许企业通过

认购碳汇额度折抵部分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渠道。

为保障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应建立地方与中央立

法的备案衔接机制，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向

生态环境部提交立法实施评估报告。

为确保上述制度构建目标顺利实施，建议同步

进行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工作。第一，由相关

部门联合成立“海洋碳汇交易管理条例”草案起草

小组或专家工作组，负责统筹推进相关立法调研以

及意见征询等环节的立法进程；第二，建议建设

“海洋碳汇法律信息平台”来提升制度运行的透明

度和信息共享水平，可以为各级管理部门、市场主

体以及研究机构等提供法规发布、政策解读与地方

经验共享的一体化服务；第三，建立常态化的立法

后评估机制，由具备专业资质与独立性的第三方机

构对地方立法实施效果开展系统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形成评估报告并进行周期性反馈。

这种“央地协同、分层推进”的立法路径，既

确保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又充分契合我国海岸线

绵长和区域差异显著的客观现实。通过构建以基础

性法律为统领、部门规章细化操作、地方性法规进

行具体补充的多层级、系统化的法律规范体系，能

够有效平衡海洋碳汇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需求，为构建中国特色蓝碳交易制度提供坚实

的法治保障。未来随着海洋碳汇科学认知的深化和

法律实践的积累，可适时启动“海洋碳汇法”的专

项立法工作，最终形成衔接有序、运行有效的完整

海洋碳汇交易法律体系。

3.2 明确海洋碳汇权属界定

海洋碳汇交易制度的有效运行以明晰的产权界

定为前提。从经济学角度看，海洋碳汇具有公共物

品属性，表现出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这与传

统市场机制下的交易所需特性不符。根据《京都议

定书》确立的国际交易模式，可交易碳汇应当是人

工干预下的增量碳汇。这就要求在特定海域内，不

仅需识别由人为活动促成的新增碳汇，还必须构建

与之匹配的产权归属制度［1］。从法权结构来看，海

洋资源兼具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依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公海海域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

则，而领海海域则归入国家主权管辖范畴。但在传

统物权体系下，海域作为公共物品未被纳入财产权

客体范畴。为此，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突破传

统物权的局限，构建了国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

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用益物权理论，确

立了海域使用权制度［11］。

海域使用权通过行政许可方式设立，其权利内

容由特别法具体规定。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海域使

用权主要规范养殖、采矿和旅游等传统用海活动。

海洋碳汇生产作为新型用海方式，其产权配置需要

突破传统权利体系的局限。理论上，海洋碳汇产权

具有复合属性，一方面体现为对海域空间的合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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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方面则涵盖对碳汇产品的收益主张。因

此，构建海洋碳汇产权制度需实现权利客体的双重

分离—将海域使用权与碳汇产品权进行法律层面

的分离。

建议推进“碳汇产权登记 + 用海权附加”制度，

通过专门立法确认海洋碳汇产权的独立法律地位。

具体可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草案中明确其权属性

质，并构建如下制度框架：第一，明确权利主体资

格，将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用海主体确立为碳汇

产权人；第二，界定权利客体范围，将人工干预产

生的增量碳汇纳入确权对象；第三，规范权利行使

方式，建立碳汇产品的计量、核证与交易规则。在

操作层面，可以将碳汇生产权作为海域使用权的附

加子权利，以行政许可附加条款的形式予以确认。

权利主体在取得海域使用权时，享有对碳汇产品的

处分权与收益权。在现阶段，首先，可建立海洋碳

汇产权登记系统，并将其嵌入现有不动产统一登记

平台；其次，在海域使用权中附加“碳汇生产权”，

并在权利证书中作明确记载；最后，核发碳汇产权

电子证书，载明产权人、碳汇类型、计量方法与有

效期限等关键信息。

该制度设计在保持现有海域法律体系稳定的同

时，又能有效实现碳汇产权的独立确权，即相当于

赋予海洋碳汇产权人经行政审批获得特定海域的排

他性使用权、对碳汇产品进行市场化处分的交易权

以及获取碳汇收益的财产权。海洋碳汇产权人在用

海时应当遵守海域用途管制的规定，履行海域使用

金缴纳义务，并承担相应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责任。

3.3 健全核算标准

我 国 首 个 行 业 标 准《 海 洋 碳 汇 核 算 方 法 》 

（HY/T 0349—2022）对核算工作的内容、方法和

技术等要求进行规定，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用于核

算我国海洋碳汇能力的实施方案［12］，首次系统界

定了包括红树林、海草床等在内的生态系统的海

洋碳汇核算范畴，为量化我国海洋碳汇能力提供了

基础的技术支撑。2023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 

6 项蓝碳系列技术规程，对红树林、海草床和滨海

盐沼三类蓝碳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评估、碳汇计量

监测的方法和技术要求作出规范［13］。然而，现有

标准体系仍存在覆盖范围有限和区域适配性不足等

问题，特别是大型藻类与贝类养殖等渔业碳汇尚未

形成国家统一的计量标准，难以满足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与国际化对接的需求。为此，应着力构建国

家方法学清单、地方适配与国际对接三位一体的标

准化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国家海洋碳汇方法学清单机制。建

议由自然资源部牵头，在现有行业标准基础上引入

并转化 CDM 和 VCS 等国际上与海洋碳汇项目有

关的方法学，推动研究开发适用于大型藻类、湿地

和贝类养殖等不同种类项目的方法学［5］。第二，构

建“地方试点—国家评估”的标准适配路径。鼓励

环渤海、长三角等代表性沿海地区，根据本地典

型碳汇资源开展核算标准先行先试。由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根据本地典型的海洋碳汇生态系统，制定本

地区的海洋碳汇核算标准［14］，报送国家设立的专

门评估中心，对各地核算标准的科学性、可操作性

和经济性等指标进行评估验证，通过验证的地方标

准可纳入国家统一的海洋碳汇方法学清单，最终形

成一套涵盖范围广泛、可在全国范围通行的核算标

准。第三，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体系衔接互认。优

先选取我国技术成熟度高的红树林、滨海盐沼碳汇

方法学，申请国际核证碳标准或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等认证。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方

法学互认，增强我国海洋碳汇产品的国际流通性与

信用认可度。

首先，应鼓励建设“蓝碳核算数字化平台”，集

成遥感监测、物联网设备监测等数据源，实现碳汇

自动核算与可视化管理；其次，可建立第三方核证

机构白名单制度，对符合国家资质要求的机构予以

公示与动态监管，确保核查质量；最后，建议设立

“海洋碳汇方法学众创平台”，鼓励高校、科研机构

与企业申报新方法学，经国家评审通过后纳入清单。

标准化体系的完善将产生显著效益。在国内层

面，统一的核算标准可破除区域间碳汇测算差异导

致的贸易壁垒，为建立全国性蓝碳交易市场奠定基

础；在国际层面，标准互认机制的建立将提升我国

海洋碳汇产品的国际流通性，助力实现“双碳”目

标下的国际气候承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陆海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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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碳核算、碳汇动态监测等前沿领域，持续提升我

国海洋碳汇核算体系的科学性与应用价值。

4 结语

海洋碳汇交易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

措，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发展海

洋碳汇产业，既是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更是

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领域。

法律保障的核心在于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协调统

一。一方面，海洋碳汇的公共属性要求加大国家监

管力度；另一方面，碳汇交易的市场化运作有赖于

明确的产权规则与激励机制。为应对这些挑战，构

建“央地协同”的立法框架、确认碳汇权属的法律

地位、推动核算标准的国际接轨将成为解决当前问

题的关键所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为海洋碳汇赋

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再通过动态的地方试点项目经

验转化加以补充，可以在维护法律统一性的同时兼

顾区域生态多样性。未来，海洋碳汇交易的法治化

需立足国内实践，同时与国际规则接轨。我国应积

极推动蓝碳标准纳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借助“一

带一路”倡议等平台加强蓝碳领域的国际合作，不

断提升国际话语权。此外，深化跨学科研究，完善

碳汇计量、监测与评估技术，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

至关重要。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海洋碳汇交易

的法律保障不仅是制度性挑战，更是生态文明的实

践探索。唯有以法治为基石，以创新为动力，方能

将海洋固碳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从

而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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